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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农民书法村”寻求突围
核心提示

扛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毛
笔是书法家。这是记者在新
密市城关镇楚沟村采访时见
到的一个奇特现象。这个地
处丘陵山区的小村庄，人口不
多，却有省、市书法协会会员
49 人，书法爱好者 200 多人。
村民参加各类书法比赛屡获大奖。至今，该村
获国家级大奖就有30多个。因受书法影响，该
村还被郑州市书法协会命名为“农民书法村”
和“特色文化村”。

如今，楚沟村上至耄耋老人，下至未入学的
孩童都能提笔挥毫泼墨，写下一幅幅令人惊叹
的书法作品。然而，在当今经济时代，楚沟村书
法如何能像商丘民权画虎村和中国牡丹画第一
村洛阳平乐农民牡丹画一样注入经济元素，跳
入市场呢？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文武双全”的新农民

柔和的阳光洒在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上，红
墙青瓦掩藏在葱茏的树木之中，几位老人在绿
阴下唠着家常，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村落。

他们时而欢声大笑，时而为坚持自己的意见
争执得面红耳赤。原来他们是在交流书法，类似
的场景在这个小村庄上，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过上小康生活的新密市城关镇楚沟村，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步入辉煌时期，沐浴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走上了工业化之路。

他们不仅外部环境改善了，物质生活也提
升了很多，村民们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丰富。
自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楚沟村的村民们不

断追求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利用村里书法爱
好者多、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修建了 500
平方米的“书画基地”，建立了书画协会，会
员达到200多人，并定期举办书画展。

日益兴起的书法热、不断提升的知名
度，让楚沟村逐渐被人所关注起来。有关部
门先后把该村命名为“河南省特色文化村”、

“郑州市书法村”、“新密市农民书画基地”。
楚沟村村委会主任尚银州出资 60余万

元为村里修建了 20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大
院”，内设图书室、歌舞厅、科普培训馆、文体
活动室等学习娱乐场所，抽出专人管理，一年
365天全天候开放。楚沟村人有喜爱书法绘
画的传统，为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互相交流、互
相学习的平台，尚银州2002年又拿出20多万
元在村里建起了“书画基地”。目前，只有
2052 人的楚沟村，省、市书法协会会员就有
200多人，村民参加各类书画比赛，获国家级
金奖30多个。该村还在每年元旦、春节等重
大节日举办书法绘画大赛。

同时，新密市城关镇妇联积极发挥作
用，每年给该村开展妇女培训活动 6 次，提
高农村妇女文化水平。在全镇积极开展

“敬老好儿女”评选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敬
老爱老的先进典型，在全镇营造了良好的
敬老风气。

楚沟村村支书张宗海对记者说：“伴随
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样化，休闲娱乐、舞文弄
墨不单纯是城里人的生活，新农村的农民也要

‘能文能武’。”

一个祖孙三代的书法家庭

一座四合院坐落在楚沟村马路的右侧，门
上挂着“卫生所”三个大字，这就是张中信的
家。今年63岁的他是一名中医，不仅精通中医
而且对书法也颇有研究，并在2004年加入河南
省书协,成为会员。

张中信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书法，在
很小的时候家里贫穷，只能用水在石板上练
字，有时候去地里干活，歇脚的时候，把土地磨
平，用树棍在地上写字，不仅可以练字还可以
缓解劳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房子宽裕，他
专门布置了一间书画室，留作和朋友交流学习
书法用。

走进张中信的书法室，迎面扑来一股墨
香，使人心旷神怡。墙上挂满了字画，淡淡墨
香让人不由自主地细细端详。这些字有的笔
走龙蛇、有的遒劲有力、还有的笔酣墨饱。看
上去显然出自多人之手，记者好奇地询问，得
知全部作品都是出自全家成员之手。

受张中信老人的熏陶，他的儿子张世录也
自幼练习书法，所写的书法独成一派。通过多
年的不断努力，张世录在2007年被河南省书法
协会吸收为会员。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出了
两个省书协会员，这可谓不多见。

在书法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中，现在正读高
中的张世录的女儿，也练习书法，并且经常在
比赛中获奖。在记者采访时张中信老人说：

“我并没有强制让孙女一定要练习书法，可他
们看我写得多了，也喜欢上了这门书法艺术，
其实俺村的书法传统基本上都是这样延续下
来的。我还参加过几次国家级的书法比赛，曾
经获得过‘全国书法大赛金奖’，并且被中国书
画研究院吸收为会员、被河南省书画研究院聘
任为研究员。没想到练书法会获得这么多荣
誉，这是国家对我水平的认可啊。”说起获奖的
经历，张中信流露出很大的自豪感。

提到将来的目标，张中信非常肯定地说：“培
养更多的书法人才，让楚沟村的书法走向全国。”

类似张中信老人这样的家庭在楚沟村还
有很多，他们以书法为介交流感情，并且在书
法中寻求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记者又来到张成勋老人家，今年已经77岁
的张成勋，看上去依然精神焕发，他自小跟随
父亲和兄长学习书法，现在还坚持每天在一块

石板上练习。他说：“俺写字不为出名，不
为牟利，就为自己高兴。干活干累了，写
上它几笔就觉得轻松多了，遇到啥烦心的
事，写上几个字，也会觉得舒坦。”

因书法而改变的村庄

张宗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能够满足村民对书法爱好的需要，
村里成立了书画协会，办起了书法展厅和
家庭书法展，每年还举办两次书法比赛，
农闲时节邀请专家来授课，举办交流会，
提高村民的书画创作水平。过去，农民把
地里的农活干完后，喜欢打牌、赌博、吵
嘴、斗殴，自从办书法比赛以来，农民的素
质提高了，村里的风气也好了。”

随后记者来到村民张海池家，进入院
内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一株株精心修剪
的树木十分别致，十几盆优雅的盆景和精
致的菜园浑然一体。在他那间不大的练
字房里，墙上几十幅字画散发出淡淡墨
香。他对记者说：“写字是一种享受。”

张海池把书法当成了一种享受，而更
多和他一样爱好书法的村民也从中寻找
到了乐趣。他们洗去腿上的泥巴，伏案挥
毫泼墨那种忘情的姿态让人难以想象他
们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农民。
浓厚的墨香吸引着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书

法艺术之中。该村也被命名为“农民书法村”、
“特色文化村”。

新密市文联主席张延祥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楚沟村的这种现象充分表明了群
众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更渴望精神方面的
追求。这种好现象也使很多村民得到了益处，
但是如何寻找到一个永葆青春活力的路径，这
是楚沟村目前应该做的一个重要事情。”

“农民书法村”的突围

这个蕴含书法艺术的村庄，随着书法爱好
者的增加，逐渐形成了一种品牌。

然而，在当今经济时代，楚沟村书法如何
能像商丘民权画虎村和中国牡丹画第一村洛
阳平乐农民牡丹画一样注入经济元素，跳入市
场呢？这成了他们思考的一个最重要问题。

就在他们围绕这个问题争论时，郑州市委
宣传部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到了楚沟村。工
作队不仅从物质文明抓起，而且还抓紧了精神
文明建设。他们鼓励、扶持农民开展书法创
作。并且帮村里成立了书画协会，办起了书法
展厅，每年定时举办书法比赛，农闲时节邀请

专家来授课，举办笔友会，提高
村民的书画创作水平。通过驻
村帮扶工作队的大力帮扶，现
在书法创作已成为楚沟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为更好地推出这一靓丽的
文化名片，将楚沟村推向郑州
乃至全省，2009年国庆节前夕，

在工作队的创意策划下，楚沟村在郑州市文化
馆举办了农民书法展。作为郑州市国庆系列活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书法展共征集了农民书法
作品200余幅。作品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六
十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
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的崭新风貌，为共和国六十岁生日献上了一份
独特礼物。

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农民书法家，开始对
自己的书法作品进行包装和宣传，并试水“经
济化”运作。

张宗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
下一步，将对全村的书法爱好者进行强化培
训，依靠书法艺术为根基，大力进行市场化运
作，使他们在追求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获得更
大的经济效益。只有注入了经济效益，才能使
书法艺术在楚沟村永葆青春。我们的目标是
用三到五年时间，把楚沟村打造成名副其实的

‘中原第一农民书法村’”。
通过书法艺术的熏陶，楚沟村农民的素质

提高了，村里的风气也变得越来越好。楚沟村
人在大力发展本村的乡土文化同时，也已撬动
智力经济的杠杆，个个都变成了“能文能武”的
新农民。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 青 文/图

“实干是真功夫，落实是真本事。领导干部
要率先垂范，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而不能只是
一级说给一级听。”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近日在
干部大会上的一番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的带
头作用至关重要。上行下效，必要的“说”自有
其意义和价值，但更应该办实事、求实效，用实
实在在的工作进展来说话。

在一些地方，有的同志擅长坐而论道，热衷
于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豪言壮语多，实际
行动少。“一级说给一级听”，以会议落实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件，表面上层层都在讲落实，实际
上是层层没落实；表面上风风光光、轰轰烈烈，
实则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在“一级说给一级
听”的喧闹中，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喊”，是一种
宣传，是为了尽快让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干”，
要的是过程和结果，是将各种想法付诸实践。
在现实中，有些干部之所以以“喊”代“干”，是因
为“喊”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喊”只要动动嗓
子、开开大会，就能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
可是“干”要到工作一线、生产一线，要甩开膀
子、放下身段。

“喊”的“好处”还不止于此。有的人习惯
“喊”，喜欢“喊”，还因为“喊”能推卸责任。有些
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拈轻怕重、挑三拣四，出头露
脸的事自己干，出了问题别人担。一旦下面的
工作没有做好，或者出现纰漏、出了事故，就以
下面执行能力低、贯彻不彻底作借口、当挡箭
牌。久而久之，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就可能
变成“油水关系”，领导者就会彻底失去群众的
信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前，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任务艰巨，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打好转型攻坚战、
持久战，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一级
做给一级看，而不是停留在“一级说给一级听”
的层面。如果“只闻雷声，不见雨点”，何谈转
型，何谈发展？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领导
干部来说，为官一任，就应该带领干群振兴一
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做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成绩。杜绝“光说不干”、“重说
轻干”现象，要建立健全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
抓落实的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让那些
身先士卒、埋头苦干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让
那些“只说不干”的“讨巧干部”没有市场、没有

“用武之地”。“一级做给一级看”蔚然成风，何愁
我们的事业不会大跨越、大发展？ 段金柱

别让“学奴”在期待中慢慢变老
前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第二轮征求意见阶段的最后一
天，截至前天下午，教育部征求意见平台上共有近
18000 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学前教育方面的建议
最多，高达近4000条。网友最大的希望是把学前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最大的意见是学前教育费用
太高。有网友感叹，目前读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主
要是“70后”和“80后”，孩子学费太贵，家长既当

“房奴”又当“学奴”。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
给予了回应：政府要加强财政对学前教育的基本
投入。（《京华时报》3月29日）

政府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基本投入显然很重
要，但是，在没有加强投入之前，并不意味着教育
部对幼儿园高收费就可以毫无办法，“学奴”们就
该坐等政府的资金到位。也不意味着只要政府加
强了投入，高收费就变成了低收费，“学奴”现象便
从此绝迹。正如天下雨地上会湿，但地上湿不一
定意味着天下雨，还可能存在人为泼湿的情况，幼
儿园高收费有没有人为涨价的因素呢？有没有政
府投入已经很足了，但仍然在高收费的情况呢？
答案是肯定的。

有资料表明，2008年石家庄大部分幼儿园收
费高达5000元以上，2006年广州某幼儿“捐资助
学”费用标准是日托8000元、全托10000元。如此
高昂的学费，让一些家长感慨幼儿园收费比大学
还贵。西安某幼儿园甚至出奇招，教认一个字要
收五毛钱，这种做法赤裸裸地散发出一股铜臭
味。如果说，幼儿园收取高额费用都投入到幼儿
园的建设之中，那倒也罢了，可有些幼儿园的面貌
年年都是一个样子，有些公办幼儿园从办学伊始，
基础设施就已经很完善了，并不存在投入不足的
问题，可为何还要收取高额费用？公办幼儿园收
取的这些高额费用，到底用在哪里了，这似乎一直
是个谜。

从整体看，投入不足固然是事实，但同样存在
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公办幼儿园不仅享受了
政府充足的投入，同时还有“兴趣班”、“学习班”等
创收项目。这些幼儿园，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对收费规范的尊重和对幼教事业的正确认识。

由此可知，要解放“学奴”，教育部不必把希望
只寄托于财政的投入，只要有决心有改革勇气，立
刻着手出台措施打击幼儿园乱收费，完全可以遏
制住幼儿园高收费的势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
实应该加强，但投入不足不应该是一个万能借口，
也不应该成为幼儿园乱收费的遮羞布。投入不足
的问题在我国很多领域都存在，但也有很多领域
的收费并没有因为投入不足便肆意而为。如果总
是把问题归结于投入不足，却对其他问题视而不
见，那么，百姓有可能在这种等待之中，当“学奴”
一直到老，也许，当孙子辈的孩子们也进了幼儿
园，高收费的问题依然存在。 欧木华

高考时签“诚信书”是不是太晚去年高考发生的重庆状
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引起
全国舆论哗然。近日，教育
部发布今年高考招生工作规定，与往年办
法相比，特别添加了在报名提供材料时要
签订诚信承诺书的内容。考生在申请报
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时，须签订诚信承诺
书，承诺本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客观、真
实、准确，承诺参加招生考试时遵守有关管
理规定。（《京华时报》3月29日）

今年高考即将来到，教育部推出这一
举措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笔者注意到，
这样的做法，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
之声：签了诚信书就一定“诚信”了？太过
形式主义了吧？

毫无疑问，签订了诚信承诺，未必就一
定会遵守高考诚信，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就像很多贪官在犯罪之前都公
开承诺过“廉洁奉公”一样，纸面上或者口头
上的“承诺”并不可靠。但不可靠归不可靠，
却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了“承诺”存在的价
值——在很多时候，签订诚信协议书、廉政

宣言之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育的载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和“塑
造”，在我看来，这样的形式有比没有好。可
以进一步强化考生心里的诚信之弦，我相
信，大部分考生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若考生受教育，则形式有意义，问题就
怕“流于形式”。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不可能
一签了之，教育管理者肯定要对诚信承诺
进行基本的审核，势必要经过好几道工作
程序，这样肯定会抬升高考管理成本——
那么，在现实的操作中，就很容易因为“嫌
麻烦”而流于形式。所以，我就觉得，高考
时再签“诚信书”——这样大面积推行的诚
信教育来得太晚了一些。

“言行当至诚，立世信为基。修合无人
见，存心有天知……”这是古代文人留下的
传世名篇，也是现代公民所应该遵从的诚
信守则。诚信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习
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
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可
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

收获命运。对于教育者来说，诚信教育就
是润物细无声的“播种”，要从低端教育开
始，而不能到了高考时再想起诚信教育。
言传身教，利用各种载体教育引导学生去
感受诚信、学习诚信和自觉坚守诚信，使孩
子们从校园里获得一张人生的通行证——
诚信。这是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如
果在小学到中学的十几年教育期间，多让
学生签几份“诚信承诺”，高考时就不必再

“多此一举”。
还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正人先要正

己，教育管理者要穷尽一切努力，消弭因
为管理责任缺位和教育腐败行为而导致
的“不公正”，诚信教育才不会是一句空
话。就像去年高考发生的重庆状元民族
身份造假事件，其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
仅仅是“考生不诚信”——如果教育管理
做不到公平公正，让学生签订多少份诚信
书都无济于事。 陈一舟

政府官员信权不信法值得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

怀德教授 27 日在研讨会上
指出，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
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建议领导
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减少批示，将各类
争议逐步引导到法治的主渠道上来。(3月
28日《广州日报》)

信访和信法其实并不矛盾，信访其实也
就是信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
例》，“信访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参与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
社会事务的一种途径”。人们愿意通过信访
来解决纠纷是一种正常的权利表达方式。

诚然，现在确有一些百姓不愿通过司

法途径解决问题，但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
因，与其说是对法律不信任，不如说是对当
地法官不信任。很多上访者是因为明显遭
遇“司法不公”，他们上访的目的并非希望领
导批个条子让自己赢得官司，而是希望通过
这种途径扫除程序正义的障碍，让案子进入
重新受理的正常渠道。换言之，信访的最终
落脚点还是希望纠纷得到合法解决。

实际上基本上不存在领导直接批示应赔
偿某访民多少款项的例子，领导的批示一般
是请某某同志按规定办理，这本就是信访受

理的正常程序，并非“人治”。
我们应该反思的不是百

姓“信访不信法”的伪问题，
而是为什么当上级领导批示后，有些部门
和官员才会重视解决百姓的问题？这种

“信权不信法”的作风才是真问题。如果说
领导批条子有什么弊端，也只能说弊端的
根源在于某些干部把领导批示的事情放在
心上，却把百姓的事抛诸脑后。

那么，真正解决方案是什么？不能是
“干部有疾，信访吃药”，信访是推动纠纷
进入正常合法途径的渠道。问题在于，一
些干部不愿真心为老百姓办事，却又受不
到问责。 欧 文

偏 科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
王忠禹27日在北京举行的
2010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

大会上说，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
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制
造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
附加值的底部。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企
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
2.2%。中国企业应顺应制造业发展趋势，通
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从简单加工向自
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创新商
业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生产型制造
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焦海洋 图

农民书法家练起书法一丝不苟

因书法而成名的农民被新密市评为领军人才 张中信通过书法艺术的发展获得了众多荣誉


